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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章民，1923 年 12 月生，广东东莞人。

1946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解放战

争时期自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调港，在

香港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编“文艺栏”

同时，入中华音乐院学理论作曲，曾受校

方委托编过《星岛日报》的“音乐”周刊，

在两刊开始发表译著。

建国前夕返北京，旋赴天津入中央音

乐学院研究室工作。50 年代初转中国音

协后，负责编过评论性会刊《人民音乐》、

全国音乐周大型会演的《会刊》《音乐译

文》双月刊（任副主编、主编）及其后的

音社内刊《国外音乐资料》。

1957 年 秋 调 音 乐 出 版 社， 主 管 外

国 音 乐 编 辑 室，1963 年 任 副 总 编 辑。

1983—1989年任社长兼总编辑。当选第四、

五次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版权一、二届

理事。曾任苏联音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

国民间歌曲集成》《音乐研究》编委。

从事音乐编辑工作 40 余年，主持编

出过数百种外国音乐史学、美学和作曲表

演等多方面的理论译著和中外音乐作品。

2014 年 5 月 18 日逝世，享年 91 岁。

噩耗传来 , 我的老朋友黎章民同志去

世了 , 使我非常悲痛。回忆起几十年的往

事 , 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我和他都是 1942 年考入西南联大文

学院的 , 又都是广东老乡 , 见面就说起广

东话来 ,“老乡见老乡 , 两眼泪汪汪 !”我

们没有泪汪汪 , 但是说起日本侵略中国来 ,

总是义愤填膺 , 感情激动。

在校时他和严宝瑜、方堃等校友组织

了一个“僧音合唱团”，只有男同学参

加，后来许多女同学和中学的同学也参加

进来，成为有二三百人参加的“高声唱歌

咏队”，唱的都是《黄河大合唱》《游击

队之歌》等，也唱外国的抒情歌，如“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等，而且经常演出，

这个时候的西南联大成为“歌声嘹亮，好

戏连台”的民主堡垒，是至今仍然令我们

神往的充满青春朝气的地方。

王汉斌、黎章民和我（人称“三剑客”）

还在校外租赁了两间小房 , 这样和某些同志

讨论不便在新校舍宿舍内说的问题就更方

便了。我和黎章民还参加过一次以基督教

青年会名义组织的到滇军去宣传爱国民主、

反对内战的活动。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1946 年 5 月

4 日，联大教学结束。我因为党的工作需

要，曾于 1944 年歇学一学期，到云南南

部建水县的临安中学教书，只算学了 7 个

学期，未能毕业，随校车到北大复学。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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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民已经毕业，听说他到了上海马斯南路

周恩来公馆工作，后来又被派到香港工作，

回大陆后，组织又派他学俄语，使他成为

精通多种外语的学者。

1957 年我在空军政治部工作，因为

响应党的整风号召，相信毛主席的“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的许诺，我和空军政治部的几个同志写了

一篇大字报（由我署名）《向刘亚楼司令

员吹些和风细雨》，只是请空军司令员刘

亚楼同志改一改脾气，不要随便骂人，要

“如冬日之可爱，不要如夏日之可畏”。

就因这张大字报就被刘亚楼、吴法宪打成

“极右”，被押送到北大荒劳改。那几年

正是因大跃进而造成大饥荒的岁月，右派

劳改队伍活又累，一天要干十四、五个小

时，粮食又越来越少（从每月 32 斤减少

到 18 斤），天气又冷，饿死冻死很多人。

黎章民也知道这种情况，他就向我的老伴

马如瑛（黎勤）问起，并打听到我在北大

荒的通信地址，写信说要寄食品给我。这

使我万分感动，马上写信请他千万不要寄

食品来，那时大家都缺粮食，他也吃不饱，

我怎么能让他寄食品给我呢？但就这崇高

的友谊，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1959 年底，中央说要给右派第一批

摘帽子，北大荒农场的领导审查了我的档

案，看就是那篇《向刘亚楼司令员吹些和

风细雨》和几篇关于要缩小工农差别的文

章，构不成右派罪状，所以就给我摘了帽子。

因为我曾在空军当过政治教员，就分配我

在农场党校当政治教员，讲党史。一批又

一批党员来听我这个已被开除党籍摘帽右

派的政治课，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质疑。

1962 年，由于王汉斌、彭珮云同志

的帮忙，我被调回北京，在通县麦庄公社

当秘书。这样我有机会常回北京市内，又

恢复了和黎章民的联系，这时他已经搬到

吉兆胡同居住（同一大院的还有王松声校

友）。章民告诉我，他因编过《外国名歌

200 首》及其《续编》就被说成是“散布

资产阶级文化”，被批判斗争，被下放劳

动。后来他送我这两本书，我打开一看，

这些歌曲第一、二首就是《国际歌》和曾

经当作苏联国歌的《祖国进行曲》，以及

苏联卫国战争时的《共青团员的告别》《喀

秋莎的大炮》等，另外一些也是著名的古

典歌曲，如《多年以前》《摇篮曲》《可

爱的家》等等，歌曲的作者大都是贝多芬、

舒伯特等大师。章民在担任人民音乐出版

社领导时编辑出版了《外国名歌 200 首》

和《续编》及其英文版，是对中国音乐文

化事业、中外文化交流的伟大的不朽的贡

献！而在“文革”期间遭到批判、斗争，

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

真情的友谊还延伸到我们的后代。上

世纪 90 年代，我有幸被邀请到美国加州

大学讲学。我利用讲学所得，横穿美国大

陆，从加州到纽约、华盛顿，得到校友张

彦的孩子裴丽、张小彦和胡邦定的女儿们

的热情接待。我久闻美国和加拿大连接的

尼亚加拉大瀑布美景的大名，承严宝瑜的

儿子康平的邀请，我到了布法罗市，住在

康平的家，正在这时，章民的女儿黎红缨

听说我来了，就从加拿大开了几个小时的

车赶到布法罗，我们三人一起欣赏大瀑布

的美景。我的三个女儿黎晶、李英和李晓

红也是红缨的好朋友。

但愿好朋友们的友谊如同章民编的歌

曲中一首歌名一样“友谊地久天长！”


